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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 西 山 地 的 中 铝 中 州 矿 业 ，春 天 总 是 来 得 格 外
热 烈 。 漫 山 遍 野 的 绿 意 ，像 一 场 盛 大 的 狂 欢 ，唤 醒 了
沉 睡 一 冬 的 土 地 ，也 唤 醒 了 那 些 藏 在 记 忆 深 处 的 味
道。

段村矿食堂的打饭窗口，那盆蒸白蒿，宛如一道时光
的门，将我拉回往昔岁月。看到它的瞬间，大家眼中闪烁
着惊喜的光芒，迫不及待地往碗里盛，那是对美味的渴
望，更是对一份特殊记忆的追寻。

这片豫西山地，是野菜的天堂。春日暖阳下，黄花
苗、白蒿、面条菜、栾芽芽……它们你方唱罢我登场，肆意
生长。食堂的李红和继红，两位勤劳的厨师，总能抓住这
春日馈赠，趁着下午人少的闲暇，到矿部大院外边，将这
些大自然的礼物一一采回。

说起白蒿，那可是春日野菜里的明星。常言“二月里
茵陈三月里蒿”，阴历二月，是它最美味也最具价值的时
候，不仅口感鲜嫩，而且是护肝的食疗佳品。它偏爱沟

沿、路边或是果树林子，那带着细微白茸的叶面，在春风
里轻轻摇曳，像是在召唤着有心人。

从采集到端上餐桌，白蒿经历了诸多环节，每一步都
饱含着生活的温度。挖回来的白蒿，要细细地择，去除干
叶。若是蒸着吃，还得把根去掉。这一去一回之间，是对
食材的尊重，也是对美味的执着。淘洗的过程，就像是一
场与自然的对话，反复冲洗，洗净野外带来的粉尘，留下
最纯粹的本味。洗净后晾干水分，泡茶便阴干，做蒸菜则
开启另一番工序。

把控好水分的白蒿，与少许食用油相融，再倒入玉米
面和白面混合的面粉，用手轻轻搅拌，每一片叶子都均匀
地裹上面粉，像是披上一层薄薄的纱衣。加入调料，那是
为这场美味之旅注入灵魂。蒸馍锅里水烧开，热气腾腾，
将拌好面粉的白蒿摊在衬有蒸馍布的箅子上，盖上锅盖，
等待的过程满是期待。

十分钟后，关火。打开锅盖，那股带着山野气息的清

香瞬间弥漫开来。把蒸好的白蒿倒进盆里，用筷子挑散，
此时，它既可以凉拌，清爽可口；也能炒着吃，香味四溢。

看着食堂里的蒸白蒿，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母亲在
厨房忙碌的身影。那时，每到春天，母亲总会带着我去
挖野菜，手把手教我辨认白蒿，教我如何采摘，如何制
作。后来母亲不在了，妻子接过母亲的手艺，延续着这
熟悉的味道。慢慢地，我也学会了这一道道工序，在独
自一人时，也能摸索着做上一份蒸菜，回味童年，回味母
亲的温暖。

如今，家人们都去了外地，独自在家的我，能在这矿
山的食堂里，再次品尝到蒸白蒿，那熟悉的味道，瞬间冲
破了时空的阻隔。它让我想起故乡的田野，想起母亲慈
祥的笑容，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的温馨场景。这
春日的野菜，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心灵深处的慰
藉，是故乡永远割舍不下的味道，在每一个春天，温柔地
提醒着我，家，从未走远。

母亲 离 开 我 们 已 经 八 个 年 头 了 。 我 很 怀 念 和 母
亲 一 起 生 活 的 日 子 。 那 些 时 候 ，不 管 多 忙 ，我 都 想 快
点 回 到 母 亲 身 边 ，争 取 和 她 多 待 一 会 儿 。 不 论 有 多
少 烦 心 事 ，只 要 和 母 亲 在 一 起 ，自 然 都 会 很 快 淡 忘 。

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已经八十岁了。从那时候开
始，母亲就在我们兄弟三家轮流居住。这种状况一直持
续到母亲九十一岁离世。母亲常常坐在我家客厅沙发上
闭目养神。她住过的房间，我和我爱人至今还保留着一
个称呼叫“妈妈那个屋”。

自母亲去世后，我就在心灵深处牢牢地刻下了一个
永久性的记忆硬盘，那就是把“和母亲一起生活的那些点
滴浪花”永久保存，而且我还会经常打开不断回味。因为
它记载着我和母亲的幸福与欢乐，也有我的自责和愧疚，
它们让我终生难忘。

母亲最得意的事。我爱人坚持二十余年为她洗澡、
洗脚和修剪手指甲、脚指甲。我爱人每次都是主动作为，
面对母亲早年劳疾留下的变形脚趾和严重脚气，她会非
常认真细致地修剪上药。母亲多次对邻居朋友说过，儿
媳妇为她做的事，让她既满意又骄傲。

我最喜欢做的“小动作”。没有特殊情况，我坚持每天
晚饭后半小时给母亲抓背挠痒、背部按摩。母亲年岁已高，
这套动作下来，不但增强血液循环，而且浑身舒坦。而我只
有每天把这些动作做完，心里才会踏实。有时母亲看我工作
忙怕我累一再推脱，但是我都会坚持做完。

我最珍惜的时刻。每逢周末是保姆休息的时间，这
个时候也是我倍感珍贵的时刻。这个时间段，我一定要
和母亲睡在一起，时刻操心她的起居休息。睡觉时，她总
要帮我盖一下被子，每次还要叮嘱我夜里记着向她靠拢
小心不要掉到床下。直到现在，我依然还能体会到睡在
母亲身边的感觉真好。

带母亲外出最快乐。遇到适宜的季节好的天气，我们
都尽可能多带母亲做些户外活动，曾推着轮椅带她多次游
览过公园，观赏过月季、牡丹等，还带她去拜访过大妗、看
望过大表姐。每次外出，母亲都非常开心，我都会拍下一
组组活动照片，让她反复欣赏，这种喜悦会持续很长时间。

为母亲最后一次过生日。母亲去世的那一年，很早
我们就开始准备，几乎是举家动员全员参与，节目表演与
寿宴相连，三家都有创作，节目精彩入心。小侄子是主持

人，先是大哥带领儿女、女婿上台表演三句半，句句都是
心里话，句句都把母亲夸。接着是我爱人朗诵散文“妈妈
真的老了”，以和亲人对话的方式，呼吁大家进一步重视
母亲的身体健康，更加用心呵护好老人家的晚年生活。
我动情演唱了一首母亲最爱听的歌“拉住妈妈的手”。最
后三弟朗读了一篇他写的文章，表达了对母亲的感激之
情。那天我们还专门拍了一张全家福，这张幸福的照片
目前已成为我们全家永远怀念母亲的一个念想。

愧对母亲的失误。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憾事。母
亲是因为胃疾去世的，在我家时已经出现了苗头。当时，
我和三弟沟通情况后，又通过一个医生朋友上门诊治，很
快消除了母亲的病症，于是，我也就放弃了让母亲住院检
查的想法。之后，母亲回到大哥家居住，胃病旧疾复发。
由于病情严重，做完手术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每当想
起这件事，我都有强烈的愧疚感和负罪感。

和母亲在一起还有很多难忘的瞬间，每次回忆起往
事都是一种幸福。母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但
是每次怀念和她一起生活的日子，仿佛她老人家还在我
们身边，从未离开过。

端坐在河边的休憩长椅上，岸边的柳树已是盈盈绿
翠，河里觅食的鹭鸟和水鸭时而飞跃，时而洄游，勤劳的
蜜蜂在桃花杏花樱花西府海棠花树和榆叶梅的花骨朵上
翩翩飞舞，发出嗡嗡的声音。微风吹来，落下的花瓣飘落
在涧河清波里，远处黄河对岸山西平陆山涧里时不时传
来声声布谷的叫声。听着这叫声，我想起了远在灵宝的
函谷关，那个当年老子出关的地方，片片的植被嫩芽已被
染绿，那些花枝芬芳的树梢头，霎时惊起了跳跃的喜鹊和
麻雀。

碧绿碧绿的天鹅湖里的水纹日渐温暖柔软，湖边的
油菜黄花已经伸展了枝丫，吐蕊开放，在这里，目之所及
不同的摄影爱好者支起三脚架，却总会被柳莺抢了镜
头，这些“金腰小娘子”最晓得哪株山桃花开得正好，哪
枝蜡梅开得芳香浓艳，哪里的迎春花颔首摇曳，它会扑
棱棱抖落掉两三点羽毛，正巧跌在湖边拿着风筝人的视
线里。

沉睡在地下的虢国车马坑青铜器也“醒”了，铜锈斑
驳的器物之间，不知何时钻出几茎婆婆纳，淡紫花瓣上还
沾着两千年前的晨露。庙底沟遗址公园里的绿植、花草
也欣欣然和游人打着招呼，仰韶文化的彩陶沐浴着和煦
春风，向世人展示着古老文明的遗迹和美好。

说 到 三 门 峡 ，陕 州 是 一 个 不 能 绕 过 的 地 方 。 午 后
的阳光暖暖的，于是，我就来到了宝轮寺塔前，站在宝
轮寺塔下拍手，石阶上荡开的“咯哇咕哇”声惊起那群
休 憩 的 山 雀 。 这 座 被 作 家 二 月 河 先 生 称 作“ 蛤 蟆 塔 ”
的 唐 代 回 音 建 筑 ，曾 在 那 个 逃 学 少 年 的 耳 中 ，是 比 夫
子训诫更清越的钟声。砖缝里钻出的青蒿青绿茁壮，
山边的茵陈，还有蒲公英花为这里增加了春色。春天
来 了 ，这 个 时 节 ，是 孩 童 们 玩 耍 的 好 季 节 ，我 思 索 着 ，
恍若看到了当年那个揣着弹弓、兜里鼓鼓囊囊塞着石
子 的 凌 解 放 ，正 贴 着 斑 驳 塔 身 猫 着 腰 蹑 足 潜 行 ，瞄 准
了 远 处 树 上 落 下 的 那 些 小 虫 和 斑 鸠 ，嗖 的 一 声 ，弹 弓
包 里 飞 出 去 的 石 头 ，准 头 差 了 些 ，把 落 下 的 鸟 都 赶 走
了，却一无所获。

陕州羊角山沟壑里的酸枣林依然悬在黄河崖畔，只
是再无人需要屏息等待顽童从险处退回。几十年前，那
个总令母亲揪心的男孩凌解放，后来在其写的自传里把
这里的酸枣比作红玛瑙，说它们“甜里裹着黄河泥沙的
涩，像极了人生的初味”。如今春阳穿过虬曲枝干刺芽，
将光斑洒在黄土层层的梯田上，田埂旁的这些酸枣树上
挂的干果倒真像是撒落了一地的玛瑙。在这里放羊的
老汉拾起几颗冻干的果实含在嘴里咀嚼了半天，吐出

核，眯眼望向对岸山西平陆山上的那片油菜田，那里正
盛开着金黄色的油菜花。

陕州地坑院里的灶台升起了袅袅炊烟，黄河岸边的
河水传来了声响，千年古城与春天新发的荠菜、茅芽、辛
夷花依旧在共享同一片阳光。也恰如二月河先生在散文
随笔《随性随缘》里写的：“陕州的沙土既埋着周天子的车
辙，也养得活凌家小子的野性。”当年躲在小楼抽烟烫腕
的作家不会想到，他用来提神的烟草条终将融入了时空
和光阴中。三门峡的春光，春景，春风都融入了黄河边的
白云间，在这里，我仿佛看到了沿着黄河步道在翻阅《康
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的不同读者，身上沾着比
柳絮更轻盈的书香。

转 了 一 圈 ，我 踩 着 塑 木 廊 道 ，还 有 那 颤 巍 巍 的 天
桥，看着黄河里、涧河里的水湍湍东流，这个时节，这个
季节，把“天鹅之城”的春信都收尽了我的眼底。站在
陕州的山上眺望四方，特别是三门峡大坝远远的地方，
暖暖的春意即刻涌上了心头，引起了我浓浓的诗意，随
即一首《春意》绝句便诵口而出：崤山新绿又一年，黄河
岸边鸟翩翩。虽是过客行路人，不尽芳菲在人间。用
这首诗来呈现我这次的三门峡之行，我想肯定是最美
的一次春行。

春光明媚，紫藤开花，藤蔓
虬龙般交错，叶子和花朵，密匝
匝 的 ，煞 是 迷 人 ，一 片 生 机 盎
然。可是有一年入秋，我去植物
园时，奇怪地看见了紫藤花影，
开得扑朔迷离。当时听人说，由
于气候变化，紫藤有时在夏末秋
初，也会再度开花。

我想，秋风萧萧中，紫藤叶
迎风而舞，那即将凋零的花，比
不上四月的繁花如潮，却有着秋
花的幽雅，开得若即若离。我少
年 时 ，第 一 次 看 见 四 月 的 紫 藤
花，心潮澎湃，心驰神往，热烈地
爱上了紫藤花。后来，我听了那
首《紫藤花》歌，更加喜爱紫藤花
了，那歌中唱到的紫藤花，缠绕
摇曳，炫目纷繁，那垂坠般的花
絮，多么像神秘的旋转木马，浪
漫迷人，风生水起。

紫藤是一种梦幻植物，它浓
荫如盖，花潮如海，枝虬形美。那
紫藤，常见品种，开紫色花，温馨
迷 人 。 可 是 ，还 有 开 玫 瑰 红 的

“红藤”，开白色花的“银藤”，开黄
斑花的“斑藤”，那些紫藤让人喜
爱，有“三美之誉”，就是风华绝代
的容貌美，生动情趣的枝蔓美，繁
花虬枝的造型美。紫藤花，有食
用和药用功能，丰富多彩，有紫藤
萝饼、紫藤糕、紫藤粥、炸紫藤鱼
等。从紫藤花中提炼制成的香
油，能解毒，也能止吐泻。紫藤
籽，虽含微毒，但是可治筋骨痛，
风痹痛，还可治疗蛲虫病。紫藤
皮，也可杀虫止痛，祛风通络，堪
称良药。

诗仙李白写的《紫藤树》诗
云：“紫藤挂云木，花蔓宜阳春；
密 叶 隐 歌 鸟 ，香 风 流 美 人 。”这
是 对 紫 藤 的 梦 幻 描 写 ，风 情 浪
漫，典雅生姿，让我感受到紫藤
的 清 香 素 雅 ，兰 心 蕙 质 。 我 去
苏 州 拙 政 园 时 ，看 见 了 一 棵 老
紫藤，它是享誉“诗书画三绝大
师”的文徵明，亲手所植。我当
时听人说，文徵明酷爱紫藤，几
近花痴，写有描述紫藤的诗句：

“蒙茸一架自成林，窈窕繁葩灼
暮阴。”可见那紫藤，高雅风采，
沧 桑 流 年 ，风 光 独 特 。 清 代 文
人 朱 彝 尊 ，他 的 寓 所 有 一 架 紫
藤，就将雅室取名“古藤书屋”，
他 坐 在 书 房 里 ，看 着 窗 外 紫 藤
花，编著了北京历史，就是那部
不朽巨作《日下旧闻》。他还写
下 紫 藤 诗 句 ：“ 不 道 衰 翁 天 倚
著 ，藤 花 又 让 别 人 看 。”作 家 老
舍 ，看 了“ 阅 微 堂 ”前 厅 的 一 架
紫 藤 花 后 ，欣 然 写 诗 赞 颂 ：“ 似
座 风 香 春 几 许 ，庭 前 十 丈 紫 藤
花。”

我老家的村口有一棵千年紫
藤，两枝巨型藤干，攀附着两棵黄
连木生长，仿佛两条巨龙，腾空而
飞。每年四月，这架紫藤，开出梦
幻般的紫色花，浓荫华盖，气象若
霞。可是，这架紫藤，在一个雷雨
交加之夜，轰然倒下了。后来，乡
人用冷冰冰的水泥电线杆，扶起
了一枝“古藤干”，另一枝折断了，
无法重生。为此我想，那紫藤攀
附在黄连木上，生长了千年，因为
黄连木，也是长寿树，所以才有了
千年繁花，生机盎然。可是，我看
那被人们扶起而攀附在水泥杆上
的紫藤时，内心惆怅，感觉那紫藤
失去了光华，也失去了风采，没有
了生命力和活力。

白 居 易 在《紫 藤》诗 中 云 ：
“藤花紫蒙茸，藤叶青扶疏……
先 柔 后 为 害 ，有 似 谀 佞 徒 。 附
著 君 权 势 ，君 迷 不 肯 诛 。 又 如
妖 妇 人 ，绸 缪 蛊 其 夫 。 奇 邪 坏
人 室 ，夫 惑 不 能 除 …… 愿 以 藤
为 诫 ，铭 之 于 座 隅 。”在 诗 人 的
眼 里 ，那 紫 藤 花 ，成 了“ 攀 附 阿
谀 ”之 徒 ，让 人 唾 弃 ，如 同 妖
女。可见，当年的白居易，借紫
藤托物言志，抒写情怀，可见在
他的内心，是何等的清晰明朗，
又 是 何 等 的 愤 世 嫉 俗 。 是 呀 ，
紫藤是梦幻植物，它的花如梦，
枝叶如梦，美丽如梦，却被文人
墨 客 所 争 议 ，怀 疑 它 的 风 范 品
性，真是耐人寻味呀！

关于石刻文化，我走访过西安
大唐芙蓉园的唐诗峡，那里的石刻
很壮观，但来到湖滨区沿黄生态廊
道的石刻公园，还是被震撼了，里
面的石刻如林，诗词比比皆是，比
唐诗峡还壮观，堪称典籍里的石刻
公园。暮春时节，春风如书，几个
文友相约，前往石刻公园欣赏跨越
千年的诗词。

石刻公园是唐风宋韵石刻
艺术集中展现地。唐诗宋词，名
家名作，无不印在脑海里，站在
风中，仿佛诗人们踏着牧野的草
露 而 来 ，正 趁 着 晨 曦 ，匆 匆 赶
路。铮铮铁骨般的诗人倾注心
血，创作出的诗歌是中华文化宫
殿里的灿烂瑰宝。

公园之路，绿茵团团，郁郁
葱葱。此时有细风徐徐，轻柔袭
来，好不惬意。此景是否就是晏
殊笔下的“池上碧苔三四点，叶
底黄鹂一两声”的春景图呢？此
时春景最大的看点就是石刻文
化，参差不齐的石林之间，绿草
如茵，绿树亭亭，在明媚的阳光
下，万物勃发春深绿浓，苍茫石
林奇峰竦峙。人在石间行，如在
画中游。原来，“落尽海棠飞尽
絮，困人天气日初长”的意境，居
然隐藏在春园里，绿荫间。

我和同伴徜徉在石刻林中，
屏气凝神。“窗含落日残花满，门
锁闲云古木深。”“西望飞花千树
暗，东来芳蕊一番新。”千古流传
的美文佳句，镌刻在形色各异的
石头上，我们走进了古诗词的王
国。没走多远，发现一块高大精

致 的 石 刻 路 线 图 ，大 家 恍 然 大
悟，原来石刻上的古诗词全是和
陕州文化有关的典故。进入唐
风宋韵区，石刻上清雅的文字，
散漫着古韵的光芒。“试凭高处
望，隐约见潼关。”“破落古关城，
犹能扼帝城。”时空里的诗句散
发着耀眼的光辉，诗词大家放笔
咏怀，愉悦之情、闲适之境，如一
派古朴典雅的田园意象。我满
怀万分的爱意奔赴而来，却不知
如何柔情倾诉，只好用相机拍下
瞬间，意境正浓时，唯恐漏掉哪
块石头上的诗文。

石刻公园的周围，依稀听见
游人的脚步，还有诵读诗词的声
音 。 诗 词 ，将 石 刻 公 园 与 世 隔
绝 ，这 唐 风 宋 韵 从 远 古 高 歌 而
来，走过大千世界，走过千年岁
月。此刻，我谦恭地站在诗词面
前，心似小鹿“咚咚”跳跃。有人
说，最能触动人心的东西，不是美
丽的自然风光，也不是世上华丽
的篇章。而是一个人的生存命运
与黎民百姓间同呼吸共患难的故
事。这些古诗名家一生的命运和
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历史可以
作证，石刻公园也可以作证。

看着眼前这一首首诗词闪烁
着历史的光辉，照耀在千年文化
的典籍里，我在想一首诗词带给
人们的文化魅力有多么巨大。举
目远望，石刻公园上空几只翠鸟
盘旋低飞，自由翱翔。看着这些
石林屹立在春园里，遥想千年诗
人及他们创作的诗歌，我的脚步
变得越发轻盈。

梦 幻 紫 藤
□鲍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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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日 的 野 菜
□王绵民

怀念和母亲生活的日子
□郝建让

典籍里的石刻公园
□田荣

一个人可以选择在哪儿死，但却不能选择
在哪儿生。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别无选
择地降生在豫南平原那个极为平常的小乡村，
这注定了我的少年时代缺少喧闹与华丽。

待我初谙世事，不论是在田野里割草，还是孤
独地走在上学路上，我总是习惯一个人立于田埂
路畔，看露水在草尖打转，听大自然中鸟兽虫鱼的
对话，不自觉中感受生之美丽和存在之自由。也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会想起那片自天边翩然而
至的蝴蝶。那是流动在我周遭的鲜活的美丽花
瓣，永远向我传达着令人振奋的炫目之美……

我七八岁时，因为家庭生活的困顿，过早地
承担起生活的重负。为了帮助家里挣工分，我
常常一个人要跑很远的路，给生产队饲养室里
的耕牛割草。七月的日头毒得能晒化鸣蝉，我
蹲在一片深绿色的庄稼地里，顺着一条碧绿的
垄沟，肆意地挥舞着镰刀，将一丛丛鲜嫩的青草
收入宽大的柳条筐中。就在我扯起汗津津的衣
襟去擦小脸上的汗珠时，忽见两片绛紫色的花
瓣从空中飘落。仔细一看，原来是两只交叠着
的凤尾蝶在翩翩起舞，两对扇动的翅膀像绸缎
被面一样，在阳光里蒸腾出微蓝的光晕。见此
情景，压抑不住的童心促使我立即放下手中的
镰刀，学着小姑簪花的模样，从庄稼地里采摘一

些花蜜较多的野花编成花环，插在我身边的草
丛上。没过多大一会儿，就见一群群蝴蝶不约
而同地飞来，纷纷静栖到花朵上汲蜜，让人分辨
不出哪些是花瓣，哪些是蝶翼。我采摘的花枝
也悄然间全变了模样，变成了更大一个色彩斑
斓的花环。特别是花环上那几朵野菊散发的苦
涩混着蒲公英的香味，竟引得十来只粉蝶围着
我上下打转。最胆大的那只停在我翘起的食指
上，触须轻颤如占卦的蓍草。我屏住呼吸数它
翅上的银斑，却见草叶间又钻出一只青凤蝶。
它翩然飞舞着，引领我一步步向前追赶着。那
脚步虽然踉跄，但它却成为我人生的原初脚步，
伴随我坚定地走向未来的多雨人生。

进入小学读书后，因路途遥远，我常常一
个人上坡下坎，常感到寂寞与恐惧。于是，我
总会折几枝杨树或柳树的枝条攥在手里，权当
驱赶寂寞的铃铛。说来也怪，每当这时，总会
飞来一些粉蝶，偏要追着上下翻动的枝条飞
舞。有时，它们还会落在我瘦削的肩头上，成
为绣在我粗布衫上一枚活生生的补丁。最难
忘那个漫天飘满槐花香的晌午，我在牛棚里帮
助爷爷铡草，忽见一团金斑蝶围着老黄牛打
转。牛尾巴甩得愈急，蝶群舞得愈欢，最后竟
在牛角尖上叠成一朵颤巍巍的金盏菊。爷爷

叼 着 旱 烟 袋 直 咂 嘴 ：“ 这 牛 前 世 准 是 花 匠 转
世。”我却觉得，这或许是牛眼里汪着的泪，酿
成了蝴蝶醉饮的蜜。

还有一次，我在上学路上顺手采摘一些花
蜜味极浓的野花擎在手中，引来一群蝴蝶跟着
我时跑时停。最后，我将这群蝴蝶引到学校。
那天，当我进教室上课时，引来的蝴蝶就在教室
里外乱舞，弄得老师因不能上课而大为恼火。
慌乱中，我只得赶快跑出教室，飞奔到学校外的
一口池塘边，脱了衣服忙不迭地洗衣洗头，直到
洗去所有的花粉味后，蝴蝶才一只只飞入田
野。虽然这场小小的闹剧让我受到任课教师的
一顿批评，但我对蝴蝶的情感却日益加深了。

如今，我已人到中年，童年的一切都成了
心中遥远的梦。加之城市里水泥森林般的建
筑群山般耸起，昔日辽远的天空变得越来越逼
仄，故乡的那群蝴蝶早已挥着美丽的翅膀离我
远远而去。不过，每当回首前尘感叹人生的艰
辛时，我还是会深情怀念那远去的蝴蝶，忽然
明白，那些年自己追逐的何止是蝴蝶，分明是
困顿岁月里不肯熄灭的斑斓念想。是它们永
远蹁跹在记忆的阡陌间，将一个个灰暗的日子
点染成流动的锦缎，并永远停驻在这一行行刚
刚码好的文字中间。

三 门 峡 的 春三 门 峡 的 春
□陈鹏飞


